
“潘画王题”与“潘画张题”
任动

于绘画一途，张伯驹与夫人潘素，可谓珠联璧
合，互相轩邈，争奇斗艳。 这两位道德高尚、才艺超
群、德艺双馨的艺术家，曾合璧绘制《秋窗风雨图》
《新华梦影图 》《石瘦梅清图 》《梅竹双清图 》《五清
图》《岁朝图》《梅菊图》《兰石图》《素心花对素心人》
《梅花与松枝图》等画作，饮誉艺坛，至今还被传为
佳话，为人所津津乐道。

张伯驹曾写有《潘画王题》一文，讲述的是清代
画坛逸事。 清代名画家潘恭寿，号莲巢，工诗能画，
其画多含诗意。 潘恭寿之画，无论山水、花卉，还是
竹石，皆娟秀飘逸。 但他的画作却不署款，而由著名
书法家王文治题识，故而世称“潘画王题”。 何以如
此？ 王文治，“以书法妙天下，世罕知其能画”。 张伯
驹认为，王文治其实不仅工书法，而且擅画墨梅，韵
致卓绝。 “古云：能书者无不能画，而莲巢能画者何
不书耶？ ”潘恭寿其实也是书画皆擅。 既然潘恭寿和
王文治，都是能书擅画之大家，那么为何还会有“潘
画王题”的佳话呢？ 张伯驹曰:“盖因潘王同里所居，
又为比邻，偶一画一题，为一时趣事，世因重之，求
潘画者必求王题，遂成习尚耳。 ”原来如此，读过张
伯驹的随笔《潘画王题》，我们才真正了解“潘画王
题”这一艺坛佳话。

张伯驹与潘素，除了夫妻合绘画作，常常也是
“潘画张题”，即由潘素作画，张伯驹题诗词于其上。
张伯驹著有 《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
《无名词》《续断词》等，多部词集刊行于世，还编著
了《清词选》。 张伯驹素有词坛奇才之誉，文思敏捷，
掌故谙熟，其词风格多样，既发豪放之音，亦有婉约

之声，词风拙重与纤细俱备，在骚坛享有盛誉。 有论
者说：“作为当代十大词人之一的张伯驹， 是 20 世
纪一位专业词人，其歌词创作，声情与词情并重，人
称‘当代之李后主’。 ”著名红学大师周汝昌认为：
“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 而以先生为殿———在
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 ”艺坛中
人，把张伯驹看作“当代十大词人之一”“当代李后
主”“南唐二主后一人”“中国词史之殿军”等，评价
可谓奇高，却也是公允客观的肯綮之言。 而张伯驹
书体的独特创造， 就是书法界公认的如春蚕吐丝、
燕雀高飞一样，超拔脱俗、独步高标的“鸟羽体”书
法。 这种书体的出奇之处在于，不仅笔法清淡空远，
玉骨珊珊，而且风神超逸，饶有画意，这与他亦擅长
绘画有关，也是艺术上触类旁通普遍规律的生动体
现。 刘海粟曾高度评价张伯驹的“鸟羽体”：“运毫如
春蚕吐丝，笔笔中锋，夺人视线，温婉持重，飘逸酣
畅，兼而有之。 ”由于“鸟羽体”书法出古入今，别成
一体，海内独步，而今张伯驹的片纸只字都是珍宝，
这在当下的中国收藏界和拍卖界，已成共识。 “潘画
张题”的众多名作佳构，如《海思图》《大木颂图》《溪
桥烟霭图》《梦边双栖图》《梅聘海棠图》《秋梧选韵
图》《云峦叠彩图》，以及 15 幅《梦华图》等，夫妻配
合默契，诗词书画相得益彰，浅深皆成趣，雅俗均可
赏。

1980 年 2 月 2 日， 在北京北海公园的画舫斋，
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分会和北京工笔重彩画会
主办的“张伯驹、潘素夫妇书画联展”，展出张伯驹
书画作品 47 件、 潘素青绿山水作品 56 件。 夫妇联

袂，书画争辉，为首都人民奉献了一场精美的文化
盛宴。 一时间，观者云集，盛况空前，好评如潮。 还有
不少书画爱好者和艺术院校的学生， 手拿纸笔，对
着张伯驹、潘素的书画作品仔细临摹、驻足揣摩，情
景十分感人。

张伯驹与夫人潘素， 还曾于 1981 年年初合作，
将两幅泼墨芭蕉图，托友人给定居台湾的国画大师
张大千，请其补笔，表达海峡两岸早日统一的拳拳
爱国之心。 张大千欣然应允，在一幅画中补写双目
异色黑白相间的波斯猫，在另一幅画中补写背立远
眺的素装团扇仕女。 隔海补写丹青传馨，共笔墨于
尺素之间而成“双绝”。 张伯驹、潘素夫妇利用这种
艺术家特有的方式，为台湾回归和祖国统一所做的
工作，开创了海峡两岸画家携手合作的先河，成就
了一段艺坛佳话，在海峡两岸传为美谈，也是足可
载入中国绘画史而传诸后世的风雅韵事。

1985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了《张伯驹潘素
书画集》，一时间洛阳为之纸贵。 因此，学界诸家每
每议论张伯驹绘画之时， 常与潘素作品相提并论。
比如 ，被誉为报刊 “补白大王 ”的郑逸梅说 ：“伯驹
擅绘事，其夫人潘素的花卉也名盛艺苑。 ”“伯驹多
才多艺，鉴赏外，又能画花卉。 他的夫人潘素，固丹
青能手，伯驹特用《论语》‘绘事后素’句刻一印章，
自谦画在潘素之后。 ”由此可知，张伯驹与夫人潘
素皆为丹青妙手，擅画花卉。 “绘事后素”语出《论
语·八佾 》，张伯驹曾专门治一方 “绘事后素 ”的闲
章， 自谦所画花卉位列潘素之后， 其实各有特色，
各擅胜场。

一瓢居书话
张华中

一九六

苍古与温婉，孰轻孰重？ 浑穆与雅巧，孰胜孰
负？奇险与平正，孰是孰非？严密与疏秀，孰优孰劣？
峻拔与逸丽，孰高孰下？ 丰腴与清寒，孰厚孰薄？ 整
饬与萧散，孰取孰舍？ 刚健与婀娜，孰质孰妍？

若有与处，则处处可与，若与，与与皆和；若有
比处，则无处可比，若比，比比皆非。

一九七

“鱼不可脱于渊”（老子语），法不可溺于技。 有
技未必有法，无法一定无技。

上法不法，是以有法；下法不失法，是以无法。
法无定法而无不法，技有常技而无不技。
技穷而后法，法变而技新。 法隐无名，技显有

迹。
法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老子语），法之宗奥，

“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老子语）。
慧者若能守之，诸技将自化，“化而欲作”（老子

语），吾将以无为摄之。 无为摄于技，法将自定矣。

一九八

草书之韵在墨色。 浓墨：浓不凝滞，丰腴厚重；

淡墨：淡不浮薄，如云似岚；枯墨：枯若老藤，似断还
连；干墨：干若秋风，润含春雨；破墨：血肉分明，气
韵鲜活；渴墨：缕缕如丝，似有若无。 能笔下如此者，
已近大家之侧。

一九九

今之书坛，唯技是宠。 规矩之繁，细节之微，至
极矣。太细太精太臻，用之一字，皆能。而笼之全篇，
不逮矣。

古典诗词讲究 “炼字不如炼句， 炼句不如炼
意”，旨在说明：不于小技上用功，力求意境宏旷、深
远而有韵味。

炫技而舍法，书之忌也。
古之善为法者，非以明技，将以朴之。 书之难

为，以其技多。 故以技传书，书之殆；不以技传书，书
之善。

何谓法？ 道也。 大道至简，“是以天下乐推而不
厌”（老子语）。

二〇〇

平素，求字索书者，以“上善若水”者居多。 此句
出自《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

字易写，若懂其含义则须众多之知识储备。
水能调五味，合五色，随方就圆。 能“居，善地；

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
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

《荀子·宥坐 》记载了孔子答弟子子贡问水的
一段对话 ：“孔子观于东流之水 。 子贡问于孔子
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 ，是何 ？ 孔子曰 ：
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 。 其流也埤下 ，裾
拘必循其理，似义。 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 若有
决行之， 其应佚若声响 ， 其赴百仞之谷不惧 ，似
勇。 主量必平，似法。 盈不求概，似正。 淖约微达，
似察。 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 其万折也必
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此处，孔子以
水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具备崇高人格的君子形象 。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论语》）
此句告诫学习圣人之道的君子 ， 要像河流一样 ，
从“闻其道”之源头开始，后浪推前浪，生生不息 、
前赴后继。

髯公亦有对水之心得：尔高，吾引退，勿没汝之
优；尔低，吾充盈，勿露汝之缺；尔动，吾随行，勿弃
汝之孤；尔静，吾笃守，勿扰汝之宁；尔热，吾沸腾，
勿隔汝之情；尔冷，吾凝固，勿漠汝之寒。

如知水之奥，再写“上善若水”时，肯定“下笔如
有神”了。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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